
■灯下漫笔

这位导师为何要开除自己的研究生
□沈 栖

前不久， 美国克瑞顿大学袁劲

梅教授开除了一位来自中国的研究

生 。 我从 《2018 中国散文年选 》

（花城出版社） 上读到了她郑重地

写给那位研究生的一封长信 《我就
不该录取你》。 此信写得充沛情理，

言之谆谆。

袁劲梅教授创建了克瑞顿大学
“东西方比较研究” 专业， 共接纳

过 11 位研究生。 “我用同一个标
准要求所有的研究生， 我希望每一

个作品都是杰出作品。 你被取消学

籍， 第 11 个作品报废。 你没达到
标准， 是我和你的共同失败。”

那么， 袁教授所要求研究生的
标准是什么呢？ 一言以蔽之： “遵

循做人和做学问的基本原则， 让研

究生成为一个尊重知识、 热爱真理
的人。” 在袁教授看来， “做学问，

要有品格， 最首要的是， 得做人。”

而那位研究生的 “失败”， 与其说

是学问没做好， 不如说是做人失去

了底线， 或言之， 做人的 “失败”

导致其失去了专攻学问的定力。

那位研究生被导师除名， 委实
是咎由自取。 其 “失败” 在于———

读书 “机巧”。 他以做生意的

那套 “机巧” 用在了做学问上。 研

究生做学问是要靠一点一滴的积

累， 在他人工作的基础上， 拨开前
面让人看不清楚的杂草， 细细地分

析； 用理性拷问自己， 拷问先人；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作出自己的判

断， 形成自己的见识。 做学问不能

一知半解 ， 更不能 “扩散无知 ”。

而那位研究生厌恶读书， “我要求

的必读书， 你不是没读， 就是没读
懂”， 他常从网上寻找搜罗一些猎

奇的信息充当学问， 哗众取宠。 因

此， 袁教授下了一个评语： “你学
识基础很差”， 且 “不肯弥补这个

致命缺陷”。

以社交替代学术 。 袁教授认

为： “做学问的目的， 必须是对真

理的热爱和对未知的好奇心。 名不
名与学者无关”。 然而， 那位研究

生则不然， 他与导师交流时， “动
不动就扯出一些社会 ‘名人’， 这

个， 那个， 你跟他们都认识， 想用

社会 ‘名人 ’ 来衬托你自己的地
位”。 一个人的社交， 可能会结识

某个名人， 也可能会像 “我的朋友
胡适之” 那样谬托知己以抬高自己

而 “出名”， 但学术不是社交， 不

是出名， 它要的是沉潜， “坐冷板

凳”。 那位研究生决然做不到这一

点， 光借社会 “名人” 来掩饰自己
先天的不足， 没有自信心。 袁教授

奉劝他： “如果你不想用你自己的
人格魅力赢得他人的信任， 你也不

能做学问。”

最令导师犯忌、 憎恨的是那位

研究生的抄袭问题。 克瑞顿大学校
规有定义：学术论文 7%以上雷同他

人就是“抄袭”。 那位研究生写论文
常是从网上复制了东西， 拼凑起来

敷衍成文，这种“想找捷径、借以掩

盖自己的基础差和没有治学能力的
缺陷”的作派，袁教授曾多次批评教

育，但他不思悔改，反而强词夺理，

抱怨导师“不宽容”。作为人品正直、

学有建树的导师， 袁劲梅岂容如此

学生自欺欺人、玷污学术？

据悉， 那位研究生得知导师要

除名 ， 他强烈要求 “保留学籍 ”，

结果被克瑞顿大学研究生院董事会

驳回。 这当然是一个罕见的个案，

但对莘莘学子确实有一定的警策意
义， 尤其是那句 “做学问， 要有品

格， 最首要的是， 得做人” 训语更

是具有普遍的价值取向。

白尾鹰之猎 杰里 摄

■名家茶座

给快递员多一点理解和宽容
□陆林森

电商的兴起， 给民营快递业

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 上海的

大街小巷， 快递员骑着电瓶车，

来回穿梭， 每天都在辛勤奔忙，

传送包裹物件。 在电商、 网购已
经渗透到了千家万户的今天， 要

是没有快递员的传送 ， 可想而

知， 将会带来多大的不便。

因此， 对于千千万万不顾风

吹雨淋， 不管白天黑夜奔走在街
头的快递员， 人们理应向他们表

达一份敬意。 然而，前些日子，有
媒体报道， 说是快递公司一位女

快递员将一箱芒果送达事主家，

因为箱子破裂而少了一个芒果，

引发事主不满，为避免客户投诉，

女快递员自己掏钱买了一箱芒
果，作为赔偿。本来，事情到此，应

该可以圆满结束了。不料，事主先

后 4 次投诉，女快递员被公司扣
了工资。迫于无奈，女快递员向事

主当面赔礼道歉， 进而下跪 “谢
罪”， 请求事主不要再向公司投

诉。读报读到这里，笔者不由心生

慈悲， 为一位女快递员的自我纠

错举动而感慨： 既然已经为失落
一个芒果而付出了一箱芒果的代

价作为赔偿， 何至于是， 值得下
跪？ 但是， 女快递员却是另有隐

衷， 如果事主仍然不依不饶， 继

续投诉， 自己就要被公司开除。

因此， 除了下跪， 乞求原谅， 别

无他法。

又孰料， 事主以女快递员的

行为给自己和家人造成了不良影

响为由， 拨打 110 报警 ， 要求
民警将女快递员带走， 并要求快

递公司给一个说法。 如此这般，

笔者这就不得不引出一点想法，

诉诸笔端了。

快递包裹物件， 当然应该完

整无缺，倘有遗失或损坏，也必须
作出相应赔偿，这都是合情合理，

并且于法有据的。因此，事主要求
“有个说法”，甚至要求赔偿，确实

也并无不当。但是，就因为一个芒

果，并且，女快递员已经作出了数

倍、十几倍赔偿，事主仍然不予谅

解，叫来民警，如此作派，未免太
不符情理，甚至可以说，简直有点

蛮横无理了。 难怪， 报道一经披
露， 舆论一片哗然， 在同情女快

递员的同时， 对事主的蛮横行径

大加谴责。

那么 ， 民警是如何处理的

呢？ 也有报道。 一位王姓民警秉
持公正， 在书面证明中向快递公

司提出了几点建议， 除了给女快

递员 “退还遭恶意投诉而被扣除
的 2000 元工资”， 对女快递员

宁愿牺牲个人尊严也要维护公司
声誉的优秀员工 “应当树立榜样

和典型， 给予表扬和奖励， 并加

以重点培养”， 还要求对如此恶
意投诉的人 “列入公司服务永久

性 ‘黑名单’”！

一个具有高度自律的法治社

会 ， 首先是秉公执法 ， 执法有

据， 但这并不等于说， 法理是没

有温度的， 恰恰相反， 这位民警给

出的证明书， 具及法理、 情理， 是

一份极具人间温度的 “法治文本”，

对于一个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女子，

也就是那位女快递员， 给予了有温
度的法的保护， 同时也给予了恶意

投诉者有力的 “回答”： “列入公

司服务永久性 ‘黑名单’”！

写到这里， 不由又想， 民营快

递业方便了人们， 快递员的奔忙，

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 也在创造

无形的社会效益，尽管，面对大量且
又庞杂的包裹物件， 在一些快递收

发的聚散点， 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
足，如为了追求快速迅捷，出现不文

明装卸等（这里不妨顺便带上一笔，

前些日子， 快递给笔者送达一包网
购书，包装已经破损，并且外包装上

留下的脚印清晰可辨）， 但瑕不掩
瑜 ， 民营快递业整体形象是良好

的， 多一份理解， 多一份宽容， 这

不仅是对于快递员的辛苦奔忙表示
敬意， 更是对于他们的一份尊重。

■私人相册

当兵第一天晚上
□石 路

距今已 37 年了， 每当想起从

戎的这段历程， 脑海就会闪现诸多

难忘的镜头， 这仿佛就在昨日， 清
晰地在眼前一幕幕展开， 令人回味

……

那是一个秋日上午 ， 天气凉

爽。 我穿着新军装， 背着背包， 拎

着旅行袋， 与一百多名即将告别家
乡的新兵一起， 排队等在崇明南门

港码头。 父母没来送我， 接兵部队
有规定。 只是在前一天， 由各自所

在地办个欢送仪式。 四十开外的大

个子武装部长向我走来， 为我佩戴
大红花， 并一再嘱咐我好好干。

双体客轮载着我们缓缓离开。

江中的波涛拍打着船身， 舱内有些

摇晃。 我从农场去当兵， 与我一起

的还有我高中一个同学， 他姓唐，

比我大 2 岁， 我 18， 论足岁的话

我才 16。 我俩一边说着话， 一边
讨论着到部队想做啥。 唐说， 他想

学点技术， 退伍后能派上用场。 我

一时没想好 ， 脑子里一会儿想干
这， 一会儿想做那， 于是干脆就套

用父亲的话， “到部队锻炼一下，

将来会有收获的”。

船靠上吴淞码头， 有车直接把

我们送到火车站。 那是一列从上海
开往徐州的火车。 当时， 我们不知

道去往哪里， 接兵部队人只说是南
京军区， 具体哪没讲， 也不允许打

听， 上了火车才知道。 一张张洋溢

着青春气息的脸庞， 伴着火车发出
的 “哐叮哐叮……呜呜……” 声，

难掩内心的激动。

到达古称 “彭城” 徐州已是晚

上 10 点， 夜空星星闪烁， 天气比

崇明要凉些。 部队车子送我们到郊
区新兵集训大队。 此刻， 我们已是

饥肠辘辘。 一个干部摸样的人和几
个老兵带我们到食堂去吃面条， 那

是大白菜烂糊面。 味道不咋样， 但

我还是吃的挺香。 吃好后， 一个个
点名， 随即拿起行李随老兵走进各

班宿舍。

晚上黑漆漆的， 为了不影响他

人休息， 进房没开灯。 一位老兵拿

着手电带我进去 。 乘着不亮的灯
光， 我迅速环顾四周， 一看， 一间

约二十四五平方米的房间， 除中间
留着走路通道外， 两边靠墙都躺着

人， 睡在地下， 一个个紧挨着， 不

下 20 人。 房间里散发出一股脚臭

味， 还有人身上的汗水味， 交杂在

一起， 实在难闻。 在右侧墙最里的
位置上， 有个空处， 老兵说： “你

就睡这 。” 我望着地下一捆稻草 ，

心想这怎么睡？ 老兵见我不动地傻

愣在那儿， 忙对我说： “把草理一

下， 散开些， 然后拿出发给你们的
床单铺在上面睡。”

我从没有这样睡过， 也没想到
过会这样睡。 我不情愿地弄着草，

在地面把它匀散开 ， 然后放下背

包 ， 拿出泛黄色床单 ， 往地下一
铺， 便和衣躺在上面。 与我紧挨着

一名新兵， 大概被我这生疏地铺床
发出的声响弄醒了， 侧过身向我操

起山东口音轻声说： “刚来啊， 你

哪里人。” 我说： “上海人。” “大
上海过来的， 那你要准备吃苦喽。”

我被他这么一说， 原本就有很大反
差， 心里便更加不安起来。

我转辗反侧睡不着， 到部队第

一晚就这般条件，那以后咋办？我想
起远在农场的父母， 想起高中毕业

的一帮同学， 想起父母单位为我送
行的叔叔阿姨， 更想起我原本也算

惬意的生活……我怎么也难入眠。

想家的眼泪， 此刻也不由自主地从
眼角边留了下来。 想着，想着，我干

脆起身，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屋外
好黑，一片寂静。我走向营房旁的一

棵大树，倚着它，顿时哭了出来，再

也抑制不住，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从
此，我要一个人面对全新的生活，面

对人生成长的每一步。 我有否这勇

气？ 我能适应得了这里？

第一晚在极大反差与局促不安

中度过。 天亮了， 在经过一晚内心
折腾， 我渐已醒悟： 人家能承受，

我也能 。 早起 ， 我随大伙一块出
操， 队列中看到唐姓同学， 见他像

什么事也没有， 莫非他早知道新兵

生活这么苦？ 我与他打招呼， 他笑
着回应我。 迎着清晨的朝阳， 喊着

响亮的 “一二一， 一二一”， 心已
开始与绿色融合， 也期待走近这片

淮海战役纪念地。

自那时起 ， 我在军营待了四
年， 去过英雄城市， 也到过红色山

区， 人生路上为此留下了一段经久
不忘的珍贵历程， 一直影响到我今

天。

■法官手记

春明花满枝
□朱莎莎

从清晨低吟浅唱的鸟鸣声闻来， 便知

是春天的气息了。

园中的一株山茶从冬一直开到了春，

宛若故人带着一身寒气而来， 却又热烈拥

抱新的明媚。 它开得缓慢，不疾不徐，往往
花骨朵在花枝上停留一段时光， 才会幽幽

地舒展开几片花瓣， 等至全开要近一周的

时间。你看它，很像一种“行云流水”般的生
活。不管外界怎样兵荒马乱，都听从内心的

声音， 闲庭信步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层叠厚实的红花散发出浓郁的香气。 我剪

摘一朵，置于案头上的青瓷碗，写字读书伴

随于它，在三月的初始收拢春的芳菲。

森林公园的梅花已近落败， 它极尽外

形的傲骨和花色的芬香演绎了整个冬季的
绚烂。 在大片梅林的掩映下， 地上成群结

队的阿拉伯婆婆纳发出点点碎碎的蓝光，

蓝光连绵如繁星， 如海洋。 人们站在梅树
下拍照， 脚踩在蓝光上； 人们蹲在树底下

拍照， 蓝光环绕四周。 大地美得不真实。

半路相遇为友的俩孩童在梅林的小径上穿

梭追逐打闹， 脑海浮现丰子恺名为 《小桌

呼朋三面坐， 留将一面与梅花》 的漫画，

只不过与此时相配的场景应改为： “梅园

偶遇赏梅人， 闲看小儿话春光”。

不多久， 白玉兰、 油菜花、 樱花、 海

棠、 桃花等都争先恐后地向春天问好。 大

自然最不缺的就是美， 且是各不相同的
美。 自我从北方来到南方， 我就深深喜欢

上了金黄色的油菜花。 它的美是用一种浓
墨重彩给人视觉上的冲击， 你一打眼， 就

被它震撼住了———这才是春天该有的色彩

啊， 明亮、 耀目、 蓬勃。 上海的郊区， 乡
人们在门前随意撒一些油菜种子， 在来年

的春天就可收获整个三月的绚烂。 他们对
它的美习以为常， 也就不觉得美了， 而我

视为至宝， 必定要偷偷剪一些带回家插

瓶。 其实也大可不必 “偷偷”， 开车行走
在小镇周边， 路边到处都是一片 “黄金

甲”， 你掠一把也无人责怪。

以树为形态开花的， 当属白玉兰为不

同， 也易为众人识得。 它开花姿态着实好

看，花瓣大而雅洁，只是花期短暂，若再遭
遇一场风雨，一夜之间花瓣满地而落。但你

无须伤怀，桃李花的煽情，樱花的淡雅，海
棠的绚丽，将填补落花逝去的缺憾。

在花的海洋里， 人们在草地上搭起帐

篷， 看天， 看地， 看人生。 诗歌在耳边歌

唱： “我要陪你一起， 在春天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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